
! ! ! ! !最近，有关转基因食品的争论似乎达
到一个新高潮，大量公众人物在这个问题上
站队，也不断有学者出来力挺转基因。一家
名为孟山都的美国农业公司慢慢进入普通
中国百姓的视线。人们忽然发现，这家并不
为老百姓熟知的公司早已裹挟着一个其实
已经不算新奇的技术无声无息地渗透了每
个人的生活。!""# 年孟山都在《财富》杂志
评选的“全球 $%" 家增长最快公司”中居第
&$位。$$'亿美元的巨额营业额甚至超过了
整个中国种植市场的总和。公司的拳头产品
“农达”畅销三十年，现在是全球市场占有率
最高的除草剂。单这一项产品的营业额就占
那 $$'亿中的 !()以上。除此之外，该公司
在转基因产品生产方面也傲视群雄，现有的
转基因生物中有 #%)出自孟山都。在很多农
作物的种子市场上，孟山都的份额都达到
'%)以上，在美国本土更突破 #%)。在人们
的观念里，孟山都基本上可以和转基因画等
号。在这种绝对的垄断优势之下，孟山都带
给人们一种切实的担忧与恐惧。但是无论对
于孟山都或转基因技术持有怎样的观点，我
们都不得不承认，孟山都的产品已经不知不
觉影响到了全人类的发展。

用更少换取更多
孟山都 $#%$年创建时本是一家化工企

业。创建人约翰·奎恩伊在此之前给一个药品
公司打工：积累了三十年的医药行业经验。考
虑到创业初期主打欧洲市场，尤其是德国市
场，约翰并没有选择自己的名字，而采用自己
德国妻子的姓氏“孟山都”（*+,-.,/+）为公司
命名。有传言说，约翰最早是个奴隶贩子，靠
着从非洲向北美贩卖奴隶和对中国走私鸦片
积累了第一桶金。尽管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
官方证实，而 012(年美国废除奴隶制度时约
翰不过 2岁，但这个“出身”版本的广泛流传
还是让孟山都充满了原罪的意味———“每个
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化工行业在一百年前被人们视为危险的
未知数，人们对化工产品的态度一如现在对
转基因产品一样，怀抱着喜忧参半的试探心
理。孟山都在一百年前就已经走在了时代的
前列，大肆宣扬化工产品对人类日常生活的
益处。约翰相信，能够使最少的生产成本来换

取最大利益的产品才是顾客最想要的。因此
孟山都公司才会将糖精定为创立初期的重要
产品———0磅糖精所能达到的增甜效果相当
于 (%%磅白糖。在这样悬殊的成本差异面前，
顾客们妥协了，孟山都也因此得以在化工企
业里站稳脚跟。

孟山都早期的主营产品包括阿斯巴甜
（糖精）、塑料、聚苯乙烯、橙剂（越战美军曾使
用的生化武器）、345-多氯联苯物（冷冻液和
润滑油）等等。虽然它们现在无一例外被证明
会导致各种副作用，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
这些产品都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帮
手。正如当时名噪一时的广告词所说的：“化
学正在为您服务；正如孟山都为您服务。孟山
都———创意化工科技为您创造奇迹”。

孟山都从创立至今一直将“创造奇迹”视
为公司的使命。他们从不跟风，而是设身处地
地从顾客需求出发，不断将企业的生产重心
向新的目标转型：从化工企业跨行到农产品，
最后进军生物科技和转基因技术，每一次身
形都相当柔软。

0#!1年，约翰的儿子埃德加接管公司，此
时的孟山都已经染指化肥和农药。美国作为
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市场的需求不容小觑。大
豆和玉米市场作为美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首
当其冲被孟山都相中，尤其是化肥，作为孟山
都的龙头产品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人畜无害”的毒药
但正当全球都认为化肥是农业生产中的

利益大头时，孟山都却放弃了这个曾经为企
业带来最大利润的产品，转而研制各种新型
除草剂和除虫剂。在 !%世纪 (%年代晚期，对
这两项产品的市场需求远比化肥更加急迫。
当时仅是美国本土的玉米，每年虫患和杂草
就至少要造成 06%亿美元以上的经济损失。
孟山都敏锐地感受到了市场的新需求，$#(2
年，公司的相关产品“草毒死”和“草克死”就
抢先于其他公司面世。草毒死专门针对玉米
和大豆农田里的杂草，草克死则是当时为数
不多能够适用于沙化耕地的农药。根据官方
统计，使用草毒死的玉米地每英亩的产量都
会比之前提高 !$%升，每英亩大豆也能增产
$%%至 !%%升。除草剂也使得农民节省了开垦
的成本，省力又轻松。随后，越来越多的除草
剂新品种被研制出来，其中包括有名的毒草
安，它被认为是一款可以适用于任何土壤的
万金油。

但越来越多的实验和研究结果被公开，
舆论对于农药的批判也纷纷而至。当时的人
们似乎已经认定，这世界上不会存在任何一
种安全的农药。然而孟山都公司的科学家约
翰·弗兰茨发现了一种叫做草甘膦的化合物。
以草甘膦为主要原料的除草剂“农达”号称对

人类和野生动物完全无害。$#'&年，农达正式
进入市场。名噪一时的广告词被各大媒体转
载：“这便是农达，世界首创的可生物降解除
草剂，它从内部破坏杂草，并且杀伤力直达草
根，但却不污染土壤和狗狗的骨头。”电视广
告里，一只狗将“农达”洒在植物上，杀死了杂
草后将自己的骨头放心地埋入喷洒过农达的
土里……

然而，农达是否真的可以做到“人畜无
害”呢？许多还未成型的实验都力图间接证明
农达的副作用甚至毒性。法国科学家罗伯特·
贝尔对农达一直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农达对
于激发癌变的第一阶段有促进作用，但经过
第一阶段之后受到各方面的影响才会最终导
致癌症。而且第一阶段距离癌症病发要等上
三四十年之后才知道，因此尽管一些论文引
用了这一数据，但贝尔始终无法将农达致癌
作为一个成熟的结论公之于众。

贝尔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随着孟山都
公司越做越大，树大招风的巨无霸也引来了
越来越多的挑战。“可生物降解，保持土壤洁
净”是该产品区别于同类竞争者的最大卖点。
然而孟山都 $##2年和 !%%'年先后两次因为
这段话面临虚假广告的指控并支付巨额罚
款。因为农达在使用 !1天之后，自身仅仅能
分解 !)。很多科学家指责 789:美国食品药
物管理局; 对于孟山都公司的产品审核时间
太短。还有一些人甚至认为 789对于孟山都
公司的“草率”是故意为之的阴谋。但不管外
界如何口诛笔伐，孟山都依然我行我素，“可
生物降解”直到今天依然作为农达的产品介
绍躺在公司的官方网站上。孟山都更扬言，在
农药安全方面，农达称第二，没入敢称第一。

另一方面，农达的大量投产大规模地节
省了资源和人力，这种立竿见影的利益使得
农民们无暇顾及其他尚无定论的风险。农达
的销量并没有因为官司受到任何冲击。反而
因为孟山都公司提供的配套产品一路高歌猛
进。今天农达已经在 06%多个国家公开发售，
控制着全世界 0!%多种杂草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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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谦初和外婆举办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

无巧不成书，因外婆与女师同学李桂英
要好，她来武汉时就时常去李桂英那里借宿，
却不知李桂英是刘谦初的表姐。后经李桂英
穿针引线，外婆欣然前往武昌斗级营刘谦初
住处，见面后两人唱诗和词，婉表心仪，直到
夜深人静才依依惜别。不久，外婆在武昌接到
了刘谦初的第一封求爱信，于是，这对胸怀民
族救亡大志的革命者，悄然坠入爱河。

0#!'年 &月 &日，外婆和刘谦初赶到武
昌中华路红巷十三号，参加中央农民运动讲
习所开学典礼。农民讲习所是爷爷一手创办
的，那天，爷爷身穿灰色长衫，手持讲稿，英姿
焕发地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演
讲，详细地介绍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经过，高度
评价农民运动“好得很”。学员们对爷爷的精
彩演讲，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外婆第一
次近距离地领略到爷爷的学识与才华、胆略
与智慧，她对爷爷钦佩不已。
几天后，刘谦初带着外婆又一起去拜访

爷爷。那天爷爷依然穿着那身灰色长衫，他面
带微笑地把他们让进了客厅。落座后，刘谦初
就有关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农民运动方面的问
题向爷爷请教。在他们谈话时，开慧奶奶从里
屋出来倒茶，还给他们端来了花生和瓜子。只
有几岁的岸英大伯和我父亲岸青跟在身后，
两人都生得灵俊可爱，外婆抓起花生就往两
人手里塞。大伯非常礼貌地说声“谢谢”，我父
亲也随着哥哥说了声“谢谢”。话音刚落，几粒
花生从父亲的小手里落到地上，爷爷急忙弯
腰捡起来，父亲高兴地欢呼道：“爸爸给我捡
花生喽！爸爸给我捡花生喽！”那样子可爱极
了，这个细节几十年后外婆依然记得非常清
晰。但当时她绝对没有想到，几十年后这机灵
聪明的兄弟俩都成了她的女婿。

0#!'年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后，日益高涨的大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月下
旬，刘谦初接到武汉政府和党的指示，即将奔
赴前线作战。于是，在孟用潜、董秋斯、张采

真、李桂英等友人的催促下，&月 !2日，刘
谦初和外婆在李桂英家举办了简朴而热闹
的婚礼。也是在这天，外婆接到了县委通知，
她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
会代表。
在他们举办婚礼的第二天，外婆和刘谦

初来到了武昌中华路高师附小礼堂庄严的中
共五大会场。大会由陈独秀主持并作报告。虽
说蔡和森和爷爷等代表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
路线，但当时限于认识水平，大会依然选举陈
独秀为总书记。在第一天会议休息时，爷爷来
到外婆面前，关心地问起她和刘谦初的婚姻
大事。外婆有些羞涩地告诉爷爷：“我们昨天
已经办了婚礼！”
爷爷先是抱起双拳表示祝贺，然后对外

婆说：“我有两个儿子，你们将来一定要生两
个女儿，我们对亲家啊！”谁也没有想到，几十
年后，爷爷的这个玩笑话竟然成真。

&月 !#日下午 &时，新婚三天的刘谦初
便接到赴郑州前线的命令。(时，这对新婚夫
妻匆匆在车站月台上挥手相别。

0#!'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反动派终于暴
露出了反革命的狰狞面目，挥舞屠刀砍向了
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危
机四伏。外婆在参加中共五大后又参加了全
国共青团代表大会。(月 #日夜，她匆忙回到
京山准备发动农民暴动，行动未果即遭到敌
人的武装镇压，她又转移到敌人势力相对薄
弱的河南驻马店，任边区宣传部长、暴动分队
长及党支部书记。#月 !(日，她参与组织了
驻马店三区陈家湾秋收暴动，成立了驻马店
革命政府，随后转战于潜江、沔阳、随州、枣
阳、孝感等地。在她第二次潜回京山时，敌人
四处搜寻她的踪迹，亲友们将她装在棺材里
扮作死人抬出城门才逃过一劫。外婆脱身后
旋即到湖北汉川县委任宣传部长兼妇女部
长，同时还担任着中共湖北省委机要秘书。

那时，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党组织严格
规定一切地下工作必须在隐蔽条件下进
行。于是，外婆尴尬地接受了一项特殊任
务：在武汉繁华街道租住一幢小洋楼，化名
李丽娟，与省委秘书长刘先源装扮成一对夫
妻，出出进进要伪装得滴水不漏，但绝对不
能发展恋爱关系。上级同时还宣布了十条秘
密工作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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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觉得事情一下子重大起来

鲤江高寿终于做出了一把急须。那一日，
袁朴生的兴致很高，当鲤江高寿把自己做好
的急须端端正正放在袁朴生面前，他发现师
傅的眼睛突然一亮。师傅说，鲤江君，你成功
了！半晌，长长舒出一口气，说，袁某也终于可
以回家了。鲤江高寿一激动就跪下了。说，谢
谢恩师！恩师一定要回清国吗？恩师为什么就
不能在这里安家呢？师傅呵呵笑了，袁某是大
清国的人，袁某的家，在清国的江
南，那是多美的地方啊！鲤江高寿急
迫地说，可是师傅，徒弟的技艺跟师
傅相比，就像土丘跟富士山相比一
样。徒弟并没有得到师傅的真传啊。
这个鲤江高寿，是袁朴生的日本徒
弟里，最老实也是最刻苦的了。袁朴
生道，鲤江君，你能这样想，说明你
离真传不远了。

趁着袁朴生高兴，鲤江高寿赶
紧拿出一个小本本，上面记着一些
他平时积攒下来的问题。比如，把两
种以上的紫砂泥放在一起调和，它
们的泥性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什么叫铺砂？粗砂跟细砂可以调和
在一起做吗？进窑时的急须，必须保持多大湿
度？哪种陶土可以替代紫砂急须的砂性，等
等。袁朴生一一回答。不过，有一个结论还是
让鲤江高寿非常沮丧，因为，在全日本都找不
到像紫砂这样的透气性好、可塑性强，既耐热
又不烫手，且能用出包浆的陶土来。为什么上
帝那么偏袒清国呢？鲤江高寿嘟着嘴说。
之后的几日，袁朴生又指导鲤江高寿做

出了一把梨皮急须。这一把急须像个古树上
结下的梨子，椭圆，鼓腹，弧线慢慢收敛，归于
梨柄。古拙中显出随意，各个细部看似不重雕
琢，实则是一种高度的凝练。正是日本人最喜
爱的风格。袁朴生从带来的紫砂泥里，选了一
块本山老段泥，与些许粗砂相配，如砂金古宣
纸的肌理效果，通体古气淋漓。袁朴生很满
意，解下腰间的鸡血石印章，交给鲤江高寿，
郑重地说，这一把急须，可以打袁某的印章！
鲤江高寿愣住了，讷讷地说，师傅莫不是

逗徒弟开心吧。袁朴生一脸正色，说，师傅不
可以打徒弟的印章，但徒弟有出息了，自然可
以打师傅的印章。鲤江高寿满脸涨得通红，双

手接过印章，将壶底翻上，印章盖住急须底部
正中，用檀木柄小榔头轻缓地敲打了十几下，
“大清袁朴生制”的印章便清晰地出现在壶底
了。古子樱看了鲤江高寿的急须坯子，更是激
动得手舞足蹈。说，这是全日本第一枚由我们
自己人做出的急须啊，应该向天皇陛下报告！

最近这段日子，古子樱总是把天皇和皇室挂
在嘴上，起先大家还有些诚惶诚恐，时间久了，大
家也就以为他是说说而已。但有一天，古子樱急急

忙忙来找袁朴生，说区里的人来通知了，
明天皇室的官员要来察看梅樱急须。袁
朴生也觉得事情一下子重大起来。问，要
我做什么呢？或者，我还是躲开吧！古子
樱说，不，师傅应该在场。不过，要是皇室
的官员问起梅樱急须的含义，还请师傅
好好回答，不要让他们失望。

袁朴生说，你到底要我说什么？
古子樱吞吞吐吐地说，不要说什么梅
桩象征大清国，樱花象征日本。袁朴
生哦了一声，心里有些不快。说，那
么，依你怎么说？古子樱说，不要提到
清国！梅树和樱花都是日本的吉祥之
树，就说，全日本的吉祥之树，都在为
天皇陛下祝福！袁朴生的脸沉下来，

说，明天我想去长崎玩玩，反正梅樱急须在你
手里，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次日一早，袁朴生就搭乘海船去了长崎。

他一上船，就听到船舱里许多人在高声议论
着一件什么事情，他听了半天，终于听出是日
本和清国在黄海开战了。一个武士模样的小
胡子挥舞着一张报纸说，哈哈，清国的运兵船
高升号，还有济远号、广乙号，全部被我大日
本帝国的战舰击沉、击伤了！袁朴生心里不由
地沉下去，赶紧往舱口跑，这时船已经起锚。
他跟一位络腮胡子的老水手商量，说有急事，
要立即上岸。老水手说除非你变成一条鱼，游
上岸去！袁朴生真的往水里扑通一跳，虽是 '

月的季节，海水还是很凉的。袁朴生浑身湿淋
淋地穿过街巷回到三岛家，一进门就看到古
子樱在看一份报纸。他好像没有看见袁朴生
一身泥水的狼狈相，劈口就说，日本打败清国
了？袁朴生并不回答，一把抓过报纸，粗粗看
了一下，说，清国和日本为什么要打仗？古子
樱说，为了什么打仗，那是政治家的事，不过，
报纸上说，清国这一次惨败，彻底地惨败！


